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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30日，《闽清鼠船和米船》采编组对三明、永安进行了探
访。一段时间来，只知两地历史上是闽清船工活动的热点地区，但就
是难寻可资采访对象的具体信息，采访迟迟未能成行。历经一段艰
难的查询联系，终于“柳暗花明”——三明华丰机械有限公司业务部
经理林巧金女士（雄江汤下人）通过在三明的闽清人“微信群”、在福
州工作的退休干部邓本川（白中普贤人）通过到三明走亲戚的机会，
竟然寻到一批定居当地的闽清老船工详细信息。热心人士的无私帮
助，让采编组深受感动，干劲倍增。

29日上午，按行前路线规划，先采访路近的三明梅列区陈大镇的
张仕明老船工，并约好造访时间。10时多，采编组按约到达陈大镇
区。但打电话联系会面时，对方电话却长时间显示“正在通话中”。
无奈，只好沿街四处打听，终于找到老张家。其时，老张也正在家里
看着时钟，守在电话机旁，与老伴直念叨：怎么时间已过，未见人来？
原来，老张清晨接过采编组预约电话后，也许是激动吧——话筒未放
妥而致无法接通。经此折腾，双方见面时平添了一份“哈哈”大礼。

张仕明（83岁，白中白汀人）。他父亲张茂必在仕明3岁时，被抓
壮丁，一去无回。自幼失父的张仕明16岁（1951年）随叔叔张茂财等
一批闽清船工，撑鼠船到宁化县支援运输。走宁化——沙芜塘航线
（沙芜塘以下就是著名险滩“九龙十八滩”）。当时他船队有80多人，
四五十艘鼠船。由于他出身穷苦，干事利索，18岁时在宁化县总工会
推荐下当了宁化民船工会主席，被派往永安学习40天。当时工会主
席不脱产，没有工资补贴，经常因忙于工会事务而耽误撑船，造成入
不敷出。一年多后，他辞职改行进入森工系统，先后在三明的台江伐
木场、吉溪伐木场、陈大伐木场当技术员，直到退休。

离开陈大镇，车行30多公里，到达闽清船工较为集中的三明市三
元区。下午，又上行10多公里，到荆西镇新建路50号采访船二代杨
德浦（75岁，祖籍坂东杨坂）。他父亲六个弟兄，就有五个从事撑船，
如老大杨尚珠，老二杨尚基（杨德浦的父亲），老四杨尚标，老五杨尚
梅，老六杨尚春。于民国时期先后来三明莘口撑船并定居于斯。杨
德浦就出生在莘口的闽清船工聚居点“闽清街”。他于1951年8岁时
就跟五叔杨尚梅撑鼠船。1956 年改为撑米船，走莘口——福州航
线。后来杨德浦参军，之后安排“荆西轮渡公司”。

杨德浦的妻子刘夏英（71岁，祖籍池园福斗）也是船二代，
出生在莘口，是荆西供销社职工。其父亲刘永庆（1912年
生）于民国时期由家乡撑鼠船定居莘口，先后任“莘口
航管站”会计、荆西街道办干部，是中共党员，多次
评为先进工作者。

关于闽清船工在莘口的早期历史，杨德浦
带采编组到“荆渡新村”找其父辈的老船工。
约二三公里路，就到“荆渡新村”。这里是莘
口闽清船工转行当搬运工后的一个聚居
点。最多时有闽清人几百号。现在除了外
迁的，在荆西的又分成山沿、铁道、荆渡 3
片，还有四五十户。其中居“荆渡新村”的还
有13户七八十人。

来到“荆渡新村 64 号”。户主黄家钗（85
岁，白樟园头人），热情、健谈，身体硬朗。他
1945年12岁时，跟随小园人郭永祥当“船尾仔”来
莘口撑鼠船。三年后独立撑船。是时，莘口“闽清
街”约有1000多人，有鼠船120多艘，船工240多人，由
刘友成（池园柯洋人）当头，成立“莘口民船公会”。解放后改
称“民船工会”，后又成立“莘口航管站”。莘口造鼠船是闽清
人陈夏枝，也有从沙县的闽清人造船工黄敬诗、陈吓水（白中
白汀人）处购买。

1955年，当地部分乡村相继通公路，船运业务衰减，莘口
闽清船工开始陆续转行。有刘敬先、钱久通带一批船工到荆
东办养猪场，属于三明食品公司。有的船工到闽西线捎竹排、
木排。有一部分船工分别到三明白沙（火车站）和列西成立搬
运队。也有部分留在莘口转行供销社或电厂。黄家钗则带17
人到荆西成立搬运队，并当了队长。主要承担荆西渡口与火
车站之间的货物搬运业务。最初，搬运队全靠一根扁担两条
绳子；后来，队员自己投资，每三人合伙买一辆木轮胶皮车；再
后来，换成胶轮板车；最后，发展成为拥有职工千余人的“荆西搬运公司”，其中闽清
人大约六七百人。主要是莘口鼠船工七八十人、建瓯线闽清米船工（多数池园福斗
人）、闽清支前队在连城修机场后转来百余人（如闽清城关人吴大香等），还有零星
来的闽清人。黄家钗也锻炼成为了公司的一名骨干，1955年入党，多次评为先进生
产者。

“荆渡新村”闽清船工林诚坚（89岁，白樟前庄人）闻讯而来，参与访谈。他12
岁跟乡亲陈吓海当“船尾仔”来莘口。19岁自置鼠船。林诚坚船工生涯中最为刻骨
铭心的是土匪为害。解放初期，明溪线（莘口——沙溪，40多公里）土匪依仗熟悉险
要地形、人际关系复杂的优势，连连对闽清船队进行袭击，枪击船工，抢劫财物。
1952年11月的一天，林诚坚的鼠船队沿明溪线上行，部队一个班在岸边山路行进
护航。当船队行至黄沙地方，河道拐了个弯，但山路是取直走捷径。因此，部队与
船队一时分开，互相看不见。就在此时，对岸突然枪声大作，一伙土匪边开枪边冲
下河边。船上人员多人中弹倒下。林诚坚左臂和臀部分别中弹，扑倒于船舱内。
其余船工无法与持枪的土匪抗衡，纷纷跳河逃生。土匪飞快上船抢走了财物包括
船工的衣物。护航部队闻声赶来，土匪已经隐匿山林。经清点，除了财物被劫，伤
亡十分惨重。林诚坚身中两弹，一名坐在船上的新兵和姓赖、姓杨的两个闽清人

“船尾仔”中弹身亡。事后，林诚坚被运回闽清六都医院治疗105天才痊愈，至今留
下两处深深的枪伤疤痕。

在这之前，明溪线已接二连三发生了船工遭土匪枪击、抢劫的事件。在明溪线
油车地段，杨德浦父亲杨尚基的船队泊岸过夜，当时还没有实行部队护航。半夜时
分，土匪摸黑往船上乱枪扫射一通后，强行逼船工下船跪于沙滩上，他们再上船洗
劫一空。这次被劫，船工姚荃俤肋骨被土匪用枪托击断，杨尚基肩胛中弹受伤。又
一次在明溪线乌龙地段，那时已有部队护航，也是在山路与河道不平行，船队和部
队分开时被土匪开枪抢劫，闽清船工吴吓美背部中弹、陈吓邹膝盖中弹。还有一次
是明溪线吉口地段，在护航部队反击劫船土匪的战斗中，刚从闽清来的船工刘扬赠
第一次随队行船就被飞弹击中身亡。

严重的匪患，震惊了政府，船队也不得不停航。遂迅速调集多地武装力量联合
围剿。同时，莘口航运站挑选30多个青壮年船工，组成“工人纠察队”，队长姚依冬
（白中继善人），副队长刘友成。纠察队配备枪支，集中训练，军事化行动，配合部队
剿匪，直到肃清匪患。

为了解闽清船工在三明地区发祥地——莘口的更多信息，采编组欲前往莘口
察看，黄家钗主动提出为之向导。过沙溪再上行约10多公里来到莘口镇区。旧
时，这里是明溪县以及三明西部农林产品集散地，也是一个重要的水运中转站，经
贸十分发达，素有“小上海”之称。闽清鼠船于清代就应运在此落地生根。鼠船航
线有3条：莘口——贡川——胡坊（往永安方向）；莘口——黄沙——沙溪（往明溪
方向，40多公里）；还开辟沙县——夏茂航线。当时，莘口有上、中、下三个码头，可
停泊数百艘船只。如今，只有一个闲置的下码头还在，虽然是后期用水泥混凝土铺

成的台阶，但从旁边一株巨大的古榕便可看出码头的古老。
看过古码头，又来到莘口当年的“闽清街”。这里已经改造成了莘

口镇的一条主街，老黄介绍，过去莘口“闽清街”约500米长，街道路面
是就地取材，用一米多长的木料以打桩的形式铺成的。夏天穿着木屐
走在街上，时不时就被木桩卡住了。街道的尽头就是区公所（解放后
的区政府也设于此），可见，“闽清街”是当年莘口街区的主街。拐进旁
边的弄巷，还有部分木结构的低矮瓦房，就是旧时留下的老街原貌。

一次莘口闽清船工被抓壮丁的事让黄家钗记忆深刻。大约是
1947年，闽清船工姚永彬被当地保安队抓壮丁关在莘口区公所。大
家闻讯后，所有在码头的闽清船工数十人手持竹篙，封锁了往县城送
壮丁的路口，围住区公所。放话：放人了，此事就此罢休；否则，与其拼
了。区公所慑于群情激愤，不得不放人了事。当时，黄家钗年纪小，不
大懂内幕。似乎大家知道，平时闽清船工是没有派壮丁任务的，所以
更加理直气壮。总之，当时莘口闽清船工本着“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的原则，遇事总是一呼百应，互帮互助，决不退缩，所以才能在当地站
稳脚跟。

莘口闽清船工解放后不仅成立“民船工会”，还组建一个小型剧
团，也叫“宣传队”。由船工刘依红当“戏师傅”，刘依金男扮女装演旦
角，刘侯宝（白樟园头人）、黄松林（白樟园头人）、陈木佃（白中白汀
人）、刘家华（池园人）、俞宜仙、严训官、黄家怡、黄家钗等几十人组
成。莘口闽清船工的精神面貌由此可见一斑。解放后，莘口年轻的闽
清船工（大多是“船尾仔”）有20多人相继参军，后成为各行各业的骨
干。而邓维香（白中普贤人）则直接吸收到莘口区政府工作，后来提拔
为三明市处级干部。

离开莘口镇区，原路返回。途经荆西，告别老黄，到达三元市区已
是傍晚时分。立即联系到闽清船工刘寿太的儿子刘强，来到沙洲路7
号采访其父亲。刘寿太（81岁，坂东坂西人），体健性朗，声音洪亮。
他14岁随父亲刘育端（1893——1979年，享86岁）在闽北撑米船。老
刘首先提起他父亲成为“帮头哥”的故事：刘育端家境贫寒，从小以稀
粥度饥，因为粥稀如汤，养成以嘴喝粥、不用筷子的吃食习惯。一次在
亲戚家吃面，因习惯使然，仍用嘴吸面而不用筷子。被旁人戏谑为“只
是喝粥的命”。说者无意，而听者有心。这话对少年刘育端触动很大，

他立志要自立自强，出人头地。遂离家去闽北当“船尾仔”，在
长年磨练中成为一名“帮头哥”。自己置有“母船”“漂船”

各一艘，还带“跟船”四五艘。按约定俗成的规矩，“帮
头哥”可以抽取“跟船”运费的百分之五做为报酬。

他虽然收入颇丰，却能抵制时弊陋习，做到不烟
不赌不嫖，积蓄资财，置田盖房，实现少时的志
向。

刘育端当“帮头哥”后，不仅带儿子刘寿
发、刘寿太兄弟撑船，还带上塔庄的妻弟黄
家武、黄家俾、黄家娣，坂西的胞弟刘育财、
刘育贵，堂弟刘育成等，一起在闽江上走南
闯北。主要航线有光泽、邵武——福州，建
宁、泰宁——福州，还走一般船工不敢走的清

流——永安的“九龙十八滩”。1958 年，刘育
端、刘寿太父子等加入“三明水陆社”。首任社

长黄祥太（池园福斗人），继任社长吴启锥（白中田
中人）。后刘寿太进入三明烟草系统事业单位，退休

金优于一般企业。
访谈毕，日已暮。老刘带采编组快步紧走来到当年“三

明水陆社”旧址和溪边泊船的“大树墩”处，在暮色中抢拍了
这些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转过身来，已是街灯大绽。然
而，尚有两位预约的闽清船工未采访，晚上联系见面更添难
度，况且又担心老年人需要早睡，幸亏老刘自告奋勇为采编
组带路。遂于街边吃过晚饭，老刘即带大家去找他的老熟
人。

首先到复康路一幢老式宿舍楼采访黄吓莲。编号901，
实际是第10层，且是反复式楼梯直上。大家担心耄耋之年
的老刘上楼有困难，一半时让其稍息。可他连称“没问题”，
脚不停步气不喘地往上登。因是老熟人，不仅熟门熟路，而
且人还未到，“吓莲开门”的喊声已先叫开了主人的房门——

主人的儿子、儿媳、女儿已迎候出来。
黄吓莲（99岁，池园东前人）。18岁时因逃壮丁，来到建宁投靠同乡黄家妹的

米船帮。米船帮中有人会帮办理免兵役的证件。他先是走建宁——均口，后来则
往返于建宁——福州。黄家妹米船帮有三四十艘船，规模大，分工细。他因做事干
练，为人诚实，深得家妹信任，后来被委以常住建宁负责收米装船业务。他说，家妹
船帮因船多，经营有方，机动灵活，常胜人一筹。如别人船下水时因满载，又遇水
浅，就得停船“等水”，最多时会滞留建宁百余艘。而家妹船帮则采取多船轻装下
水，至溪大水深的洋口时再“盘货并船”，腾出的空船转给洋口一位名诗保的船贩
（经纪人）“插标”卖掉。（“插标”就是一根竹竿夹一片箬叶插于船篷上，是一种约定
俗成的卖船标记）。诸如此类的方法很多，故家妹在当时米行米船业中负有盛名。
后来，芦庵滩截流建电站，黄吓莲就来三明搬运站，直至退休。

黄吓莲虽年近百岁，但记性清晰，对民国时期许多往事细节还一清二楚。如时
有闽清船工吴其朝（池园井后人）因在建宁一处二楼看人赌钱，被捉赌的警察在楼
下开枪打死，经由福州闽清会馆民船业公会理事长刘聿鹏出面交涉，得到公正、妥
善的处理。又有闽清米船的“船尾仔”高正启（白中攸太人）在福州帮洲船上围观赌
博，被警察追赶落水溺亡，也是由刘聿鹏出面维护了正当权益。还有福州台江一带
经常因洪灾淹没街道，居民被困楼上挨饥受饿，也是刘聿鹏及时向家妹这样的大户
米行捐米，在闽清会馆煮粥，配以闽清橄榄咸，用小船运送赈灾。等等。黄吓莲还
给采编组看了解放初期的两本民船业工会《会员证》。

别过吓莲老人，老刘又带采编组来到市区富文新村老船工黄仕仁家。还是老
刘洪亮的“吓仁”声叫开了房门，开门的是其家人。原来，老人已经困了。看时间已
过21时，真是难为老人家了！黄仕仁（87岁，坂东湖头人）。他于1946年16岁时随
同乡刘绍文来莘口撑鼠船。他在莘口的撑船经历与刘寿太等船友基本一样，只是
对那次在吉口剿匪的记忆有互补作用，因为他是亲历者。如船队是上行前往明溪，
共有几十艘，船上运的是布匹；护航部队才10人，却将遍布满山的土匪打退，并击
毙匪徒6人；中弹身亡的船工刘扬赠是坂西人，53岁。黄仕仁于1958年转行当地酱
油厂，直到退休。时辰不早，道过晚安，结束当天采访。感谢寿太老人的热情帮助，
还钦佩他的健康开朗。

30日一早，采编组离开三明，西进永安。在市区与船三代许传福（48岁，祖籍
坂东塘坂）对接后，径直来到其住所“永安山庄”。他请来堂叔许家高（75岁）、母亲
刘淑玑（72岁，祖籍坂东鹿角）参加座谈。

许家高算是船二代了，他父亲许冬兰，又名许兴平（1908—1989年，坂东塘坂
人），资深船工。解放后，被推举为闽清县民船工会首任会长。1951年，率一批闽清
船工支援闽北运输，大多由其叔伯兄弟侄组成，如许兴增、许兴荣、许兴富、许兴华、
许兴端、许兴莲、许家知等，人称“许家军”。最初，置10艘米船，走建瓯——福州航
线。1954年，“许家军”携家眷移师清流县，改撑鼠船。走的是人人惧怕的“九龙十
八滩”沙芜塘——永安航线。但“许家军”凭着过硬的撑船技术和敢闯敢拼的精神，

长年在“九龙十八滩”闯滩过礁没有闪失，创造出该航线船运史上的奇迹。
1955年，“许家军”加入永安水陆社，许冬兰任副社长。

刘淑玑也是船二代，其父亲刘良灼（坂东鹿角人）。1951年，刘淑玑才5
岁，其父亲携家眷，带张寿昌（白中继善人）、黄海妹（坂东朱厝人）、林开怀
（塔庄茶口人）等撑三四艘鼠船，来到清流县沙芜塘，走沙芜塘——安砂航
线。后来，刘良灼他们转入林业系统的沙芜采购站。1965年，安砂建电站，
遂迁到清流县城。

末了，许传福带采编组来到市区溪边地名“大溪”处，寻找旧码头和“永
安水陆社”旧址。溪边虽然建了堤坝，依然可见旧码头的遗迹。而水陆社
早已改建为一处娱乐场所，只有一株巨伞般的古榕尚可见证那段繁忙的船
运景象。

是日下午返梅，结束此次行程。
整理本篇采访记中，又多次与受访乡亲进行电话访谈，故丰富许多内

容和细节。其间，县政府机关宿舍邻居卢仔热心提供其在永安的老乡黄家
进（82岁，省璜谷口人）电话。经联系，他是1953年与省璜一二十位铁匠到
永安打铁并定居于斯的。据悉，那时永安有很多讲福州话的船工转行到当
地采购站、捎排队或畜牧场，但不知其中可否有闽清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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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兆丛先生是我的长辈，他在梅
城报的《白岩山》栏目中已发表过27
篇短文并印发了《拾憶》一书。这些
作品是他步入耄耋之年以后撰写
的。他现在虽已九十四岁高龄，依然
身体康健，思路敏捷，精神矍铄，还坚
持参加轻微的体力劳动和力所能及
的公益活动，这与他处事严谨、生活
朴素、宽以待人的品格密切相关。他
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在教育战线上做出显著贡献。作为
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一员，确是“桃李
满天下”。现在虽然已退休三十多年
了，但时常仍有许多学生晚辈莅舍拜
访慰问。乡人若遇民俗文化等疑难
问题也都登门请教。

最近，我把长辈送给我的《拾憶》
作品又看了一遍，感受到在千把字的
篇篇短文中，堪称思想、史实、逻辑、
艺术兼备的好文章，感慨之余随笔以
下读感：首先，歌颂了党的好政策，作
者在“变换了人间”、“山村兴起旅游
热”等作品中，以通俗的语言，鲜现的
事例，深入浅出的道理剖析了每一事
件的本质。确是过去连县城都没到
过的村民，现在往省外国外去旅游。
二十多年前侨眷接受华侨赠送的旧
衣裳还算幸运，可是现在普通村民把
完好的衣裳支援灾区人民。这些翻
天覆地的变化，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
以来党的重心抓经济建设，贯彻了一
系列好政策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使广

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不断提
高。同时，他怀着对劳动人民的深厚
感情，高度赞扬了劳动人民的创造
力。作者在“神美的石圳”、“精美绝
仑的以渊厝”等篇幅中把劳动人民的
勤劳智慧与创造力刻画得淋漓尽
致。该厝距今已一百八十多年了，当
时能有如此设计构造之宏伟，雕刻工
艺之精湛是难以想像的。这可谓有
了前人能工巧匠，巧夺天工的佳品，
又有了后人提笔生辉讴歌点赞的佳
作。据说作者为了体验石圳“下圳水
被上圳田偷去”的奇案，还深入实际，
亲自到实地考察，获取“挎褡裢”的奥
妙。此外，方先生关心集体，发挥余
热，置身公益事业，他担任闽清方氏
宗亲理事会理事，在修撰闽清方氏族
谱时，为族谱撰写了前言。在方氏宗
祠修建过程中，撰写了楹联初稿等，
给修建人员很大的鼓励支持，经过宗
亲们共同努力，在短期内保质保量完
成了修建工程任务。用花岗岩或大
理石裹装的二十四根石砫和古代著
名的“二十四孝”石浮雕尤为特色。
区别于传统的祠堂是集祭祀祖宗、轻
工加工场（有些经济收入）、较大型的
集会与文艺演出多功能于一体。因
此，作者把“拾憶”的第十九篇文章命
题为“别有风貌的方氏宗祠”。

最后，诚盼方先生健康长寿，继
续撰写美文与读者分享。

读方兆丛《拾憶》有感
○ 方向

2017 年末的一天下午，坐滴滴
专车到杭州东火车站，准备乘G1677
次高铁列车回福州。取票后过安检
进候车大厅，先上二楼买了牛奶面包
茶叶蛋，回到检票口等候，草草吃了
晚餐，检票过关，走向站台。片刻后
列车进站，我快速登上第七车厢，在
14A 靠窗位置坐下。随后来了一对
金发碧眼的母女。母亲拉一个行李
箱，手里拿着一个提包，肩上背着一
个挎包，女儿推着一架便携式单脚滑
板车。她们找到了与我同排的两个
位置，小女孩坐在我身边，母亲先把
箱子放在行李架上，再把挎包挂在靠
背边上的把手上，然后坐在靠走廊的
位置。

嘟嘟嘟嘟，一阵鸣笛后，列车徐
徐前行，启动了3个半钟头的旅程。

母女俩坐定后，母亲先折叠滑板
车并加锁平放在地上，再取出两本书
（绘本和故事书）放入座椅背后的袋
子里，接着把鸡块、薯条、饮料等快餐
食品，放在座位前的小桌板上，再往
地上放一个大垃圾袋，母女俩默不做
声地吃着西餐。饭后，母亲把空盒子
和饮料瓶等放入垃圾袋，并起身扔垃
圾。我转过头问小女孩：

--Hi, where are you from?（嗨，
哪里来呀？）

--Shanghai.（上海来）
--And where are you going?（去

哪儿呢？）
--Fuzhou.（福州）
母亲回到座位上，叫女儿翻看绘

本，绘本书 16 开，里边画着各种动
物，也有简单的数字，但好像没有英
文字母，看不懂什么文字，开口问小
女孩的母亲：

--Excuse me, what language is
she reading?（请问她读的是什么语
言？）

--Russian.（俄语）
--Are you Russian? Can you

speak English?（你是俄罗斯人吗？你
会说英语吗？）

--Yes. I can speak English, but
I can’t speak Chinese.（是的。我会说
英文，但不会说汉语）

--How old is your daughter?（小
女孩几岁啦？）

--Five.（5岁）
10 几分钟后，小女孩把绘本放

回原位，母女俩开始听手机音乐，各
分享一边耳塞，脸上露出轻松愉悦的
表情。又过了一阵子，小女孩大概感
觉无聊，在座位上躁动起来。母亲见
状，马上取出故事书，为女儿朗读。
她左手捧着书，右手轻轻遮住嘴唇，
细声朗读书中的文字。我不懂俄文，
但可以听得出，她的声音清脆清晰，
读得很流畅，语音语调很丰富，时不
时蹦出俄语所特有的卷舌音，美妙动
听。女儿静静地依偎在母亲身上，听
得津津有味，不一会儿，便睡着了。

受她们优雅行为的感染，我下意
识地从背包里拿出纸笔，书写“杭州
名师”的博文，草稿写完后，涂涂改改
了一阵子。

几十分钟后，小女孩醒过来，母
亲让她喝了开水，接着又给她朗读故
事书。这一回，小女孩自己挑选有趣
的图文，让母亲为她朗读，母亲自然
满足了她的要求，母女俩沉浸在欢乐
的朗读享受中……

西方人父母很看重为孩子朗读，
他们认为“你为孩子读的书越多，孩
子的理解力就越强，孩子就越聪明。”
美国人还编辑出版了《朗读手册》，一
套 3 册，很畅销，该书专门为家长和
老师解答有关朗读的各种问题，诸如
什么时候开始给孩子朗读？怎样的
书才算是好的朗读教材？如何在书
和电脑之间取得平衡？等等。

亲子阅读和朗读教学，是培养儿
童阅读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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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访黄吓莲（99岁）

三明荆西闽清鼠船停泊的渡口码头

黄吓莲1951年的工会证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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